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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熠熠生辉，具有独特的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格物致知”，注重道德提升的

科学教育的自然哲学思想，对当代培养具有科学素质的人才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可贵的精神

启示。通过探讨朱熹的科学教育思想，并将其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可

以为人才培养建构独特的思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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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学教育的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可

以促进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还可以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而把科技史及相关

的科技教育思想融入到人才培养之中，是非常

重要且可行的途径。众所周知，朱熹在中国古

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致力于复兴孔

孟之道，将北宋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发展成一

个崭新的儒学体系，虽仍然集中于儒学伦理道

德与社会方面的探究，但对自然科学的关注颇

令人深思。关于朱熹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段时

间内在朱子学中有非常明确的阐述。山田庆児、

金永植和乐爱国曾相当直接并且详细地研究过

朱熹的自然科学知识，编成《朱子の自然学》《朱

熹的自然哲学》和《宋代的儒学与科学》。除此

之外，还有陈玲的《论朱熹的科学思想方法》、

黄昊的《科学事实与价值—以朱熹的科学研究

为例》等。他们试图说明，朱熹重视自然科学

研究的合理性、科学思想及取得的成就 , 但是比

较缺乏对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和科技人才培养的

关注。本文希望从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形成的渊

源、重要内涵和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来关注

朱熹的科学教育思想，期望理解中国传统视域

下的科学教育，增强当代科技人才的培养。

一、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

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蔡尚思先生有中国

文化“前推孔子，后推朱熹”的说法。朱熹科

学教育思想的兴起，在他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

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既受到传统文化的

影响，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朴素唯物主义“自然之理”的确立

宋代儒家重视自然知识、重视科学，这并

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1] 早期

宋代儒学的主要兴趣是宇宙发生论。在对《易传 •

系辞传上》中的“易有两极，是生两仪”观念

研究基础上，周敦颐描绘了“太极图”，在《太

极图说》中讲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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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

无穷焉”；[2] 邵雍进一步阐明了十二主卦的理论，

著《皇极经世》。《皇极经世 • 观物外篇下》云：“太

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

象生器”；[3] 张载特别强调“气”的观念，在《正

蒙》中写道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

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

之始 ；”[4] 二程指出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不仅是气

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

须是察。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

须有一理”[5]“‘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

理也”。[6] 朱熹继承了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图说”

与二程的“理气二元论”思想，同时将张载“气

一分殊”的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了他自己独特

的“理气”思想。他说 ：“合天地万物而言，只

是一个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气

则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7] 等，把“理气”

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朱熹运用其“理气”思想，

阐明万物衍生和宇宙变化。 

（二）宋代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宋代迅速发展，人才

辈出，新成果新成就层出不穷，形成了以沈括

和苏颂为代表的科学家所推动的古代科学技术

发展高峰。沈括编写了二十六卷《梦溪笔谈》，

三卷《补笔谈》和一卷《续笔谈》，内容涵盖天

文学、数学、生物学、药用植物、地质地理学、

医学、气象学、工程技术等，系统总结了中国

古代和北宋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成就，比较详

细地记录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宋代重要的科技著作，

记载了苏颂、韩公廉等创制的“水运仪像台”。

在技术方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

针、活字印刷术”三大中国发明都在宋代完成。

恩格斯曾经说过 ：“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

布斯到费尔巴哈的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

前进的，绝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

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

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

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

容”。[8] 恩格斯在这里固然讲的是欧洲哲学家的

哲学思想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但同样适用

于朱熹的思想。朱熹的思想显然受到了宋代自

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他说，“如律历、

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

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9]

二、朱熹科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

朱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其长期的

教育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他将教育

思想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和研究有机结合，

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内容的重中之重。

（一）重视自然科学知识——“格物致知”

朱熹学问渊博，学术涉猎范围非常广泛，

在长期从事教育和整理典籍工作的过程中积累

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讨论自然科学知识在

朱熹整个思想学识中的作用，最好用他自己的

术语“格物致知”。[10] 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他非常重视学校中的科学教育。他说 ：“立学校

以教其民 , 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

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

夕修其孝弟忠信而无违也。”[11]“及其十五成童，

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

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于是不离乎

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12] 另一方面他

培养了门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最突出的门人

当属朱熹的朋友蔡元定和蔡沈父子。蔡元定精

通很多专门之学（科技）。朱熹同他书信往来，

讨论各种各样的专门之学（科技），并为他论律

吕的文章《律吕新书》作了序。他在《律吕新书》

中计算律长的时候，采用了九进制算法，“其寸

分厘毫丝之法，皆用九数，故九丝为毫，九毫

为厘，九厘为分，九分为寸。”[13] 蔡沈承朱熹之

命作《书经外传》，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书》

之《尧典》《舜典》等内容，涉及很多天文学知识。

《书经外传》最大的贡献是对《尚书》之《禹贡》

注释，对所涉及的地理山川历史上的记载和当

时已发生的变化一一做了考察，蕴含很多地理

学知识。此外，他对自然知识和科学的兴趣还

体现在《洪范皇极内篇》中的“理”化生“气”，“气”

化生“形”，进而化生万物。蔡沈的“理”与“数”

有密切的关系，“理之所始，数之所起，微乎微乎，

其小无形，昭乎昭乎，其大无垠”[14]。为此，他

提出“理之数”的概念，作为万物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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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哲学提升的科学教育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在于改变气质

的性，恢复本然的性，“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

天下之人……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弊

以复性。”[15] 他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不是仅仅

停留在自然科学知识本身，而是将之上升为人

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层面。这首先表现在，他常

将一些人所共知的自然现象与复杂困难的社会

道德问题类比。类比基于不同事物或关系的具

体的或抽象的相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

念世界之间建立对比的或对应的格局，从而在

二者之间架起无形的沟通桥梁，达到把握和理

解的目的。[16] 他注意到一旦车辆启动，就不再

需要很大的动力保持它的运转。据此，他主张

在学习开始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时，朱

熹观察认为一棵树每天都在生长，若有一天停

止生长，其生命便会终结。他用这个事实来证

明一个人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其次，朱熹小

学和大学间教育内容的连续性也可以表现其注

重道德提升的科学教育。朱熹个人心目中理想

的学校制度，为小学、大学两级制。朱熹说 ：

“小学者，学其事 ；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

之所以……（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7] 这既

体现了小学与大学的差异本身，但更重要的是

某种连续性，“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

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乎义理，

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18] 显然，小学教

育内容由经验规范以及学习经验规范构成，即

“格物”，而大学教育内容则由经验规范之先验

依据——义理心性以及穷理之规范构成，以先

验的道德原则为核心。因而，小学与大学教育

内容的连续性，实际上表现了从经验规范到先

验的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提升。

三、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对当代人才培养的

启示

当代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在于素质教育的

实施。在当代素质教育中融入朱熹的科学教育

思想，可以为人才培养建立一个文化知识学习

的新视角。

（一）融入朱熹的“格物致知”，培养具有

科学素质的人才

朱熹学习和研究了“格物致知”，并将其应

用于科学教育实践中，虽然他并没有完整叙述和

概括。在一篇对学校和科举考试看法的文章中，

他写道：“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

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19]

由于儿童理解力稍差，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因

此朱熹特别重视学校制度中的“小学”。儿童教

育应该注重行事训练，即“格物致知”的学习，

以经验规范为核心。他引吕蓝田氏的话说 ：“小

学之教，艺也，行也……礼、乐、射、书、数、

艺也”。[20] 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培养了科学素质。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一般指了

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

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

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科学素质的培养是教育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当代学校的素质

教育，要重视对科学、自然知识的教授，这是

关于个人拥有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习自

然科学知识的时候，他们可以了解大自然的事

实，学会科学方法，熏染了科学素质。经过十

数年小、中、大学里的科学教育，学生可以形

成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系统认识。无论他们将来

到哪里，都会利用已经获得的科学知识和科学

方法解决问题，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素质的提高，

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融入朱熹注重道德的科学教育思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要知道，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传授价值观念，

教会如何正确地面对生活——传授科学知识和

学习方法不用说也相当重要，但毕竟是第二位

的。[21] 与自然科学知识相比，价值观念是一个

深层次的问题，而且是人的素质核心——即“树

人”与“树德”，强调人的身心全面发展。[22] 朱

熹注重“理”的探讨和研究，以为“穷理”与“格

物”应该连成一体，主要解决人们的道德和社

会问题。朱熹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

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

2019 年第 3 期� 王����东 : 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38·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 135 期）� 2019 年 6 月 25 日

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

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23] 在当

代中国推动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狭

隘与人文教育脱节的问题。正如齐曼所揭示的 ：

“大多数科学教学的目的似乎在于训练未来的职

业科学家，颇为狭隘的观点统治着科学教学。”[24]

他想表达的是，这种科学教育不能培养全面发

展的复合型人才，反而助长了某些令人不快的

对科学的态度，比如科学是信念的惟一权威。

由于对自然科学本质的简单强调，缺乏对科学

和技术的人文理解，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重大

论题划分。朱熹注重道德的科学教育，将科学

与人文紧密联系起来 , 力图将包括科学自然知识

在内的所有问题教给学生，以便表明这些问题

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的关联，以便把它们与

道德修养和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培养

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解决当代现实科学教

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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